
第一章　　云想衣裳花想容

纺织文化概说

唐代天宝初年的一个春天，长安城兴庆宫龙池东面和沉香亭

下，各种各样的牡丹争奇斗妍。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女们簇拥下

来赏花，李白写了“清平调”三首，极力称赞贵妃之美。其一曰：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诗意是：穿着云霞般衣裳的贵妃，容貌像花一样美丽。栏杆

外春风轻拂着带露的牡丹，多么美啊！只有在王母娘娘所住的群

玉山头才能看到，也只有那里的仙女，才能和贵妃相比美。

“云想衣裳花想容”，这句诗脍炙人口，然而，“衣裳”这个概念

在这里到底有些朦胧。而杜甫在《丽人行》里记述了杨贵妃及其姊

妹们郊游的盛况，其中对这些贵妇们的服饰有具体描绘：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叶垂鬓唇。头上何 所 有 ？ 翠为

背后 何所 见 ？珠压 腰衱 稳称 身 。

诗意是：旧历三月三日，正是春游好天气。长安城外水边，



许多贵妇人在游玩。她们肌肤细腻，胖瘦适中，神态娴静。暮春

的阳光照耀在丝绸衣裳上，那上面有金线绣的孔雀和银线绣的麒

麟。她们头戴垂到鬓边的翡翠，后襟上镶着珍珠，更衬出美丽的

身段。

“云想衣裳花想容”、“绣罗衣裳照暮春”，这些诗句使我们想

起“丝细缫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白居易《缭绫》）所吟

唱的机房织铺里织女们的艰辛；使我们想起山顶洞人遗址所发现

的大约一万八千年前古人遗留的用赤铁矿粉涂染而且大都穿孔以

便挂在胸前的兽牙、鱼骨和石珠；使我们想起距今五六千年前的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现的经过人工切割的半个蚕茧；使我们想

起古人遗留在浙江钱山漾新石器遗址里的一小块没有炭化的绢

片；使我们想起山顶洞人遗址里那枚古人用过的骨针。骨针是先

民连结树叶和缝合兽皮挂在腰间的见证。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爱美的民族，先民总是不断地把从

大自然中获得的“美”感，通过自己的双手编织在各式各样的衣

着上。纺织，在人类漫长的进化之路上，时时都闪动着它的倩

影，它不但满足着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满足着人们的精神需

求；它既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走向新文明的动

力；它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通过服

饰参与社会人文教化，又在生产活动中影响着民风和习俗，既推

动着文字、文学、戏剧等的繁荣发展，又充当着靓（妆扮）丽人间

的“美”的使者。一句话，纺织，其实是一种文化，无论古人、

今人，都会时刻感受到它的影响和存在。



缫丝，在世界各民族中，起源最

一、换个视角看纺织

这几年，中国文化研究异彩纷呈。按行业分，既有饮食文

化、茶文化，又有医药文化、舟车文化；按地域分，齐鲁、燕

赵、三秦等文化研究，致力于发掘不同地区民俗传统的特殊性，

并从这些特殊性中探讨中国文化的同一性；按层次分，则有乡野

文化、市井文化、仕林文化和宫廷文化；按内容分，又有科技文

化、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等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目不暇接的文化研究热潮中，至今

尚没有纺织文化的一席之地。中国自古以农桑为本，“稼穑而食，

桑麻以衣”，这是先民们物质生活的基本内涵；“昼出耘田夜绩

麻”，耕织结合，自给自足，是先民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农业

桑麻生产，不但为其他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

桑麻实践本身也孕育了一系列观念和意识，成为中国文化其他分

支文化的母体。因此，我们认为，纺织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纺织文化研究是中国文化研究中应有之义。

把“纺织”同“文化”联姻，是一个非常有趣然而并不轻松

的话题。这是因为人们，包括纺织学校师生和纺织企业职工，总

是习惯于从“技术”和“经济”的视角看纺织。的确，从历史上

看，我国植桑、绩麻、养蚕、

世纪以前）是“东风西渐”。例如《中国文化

早，技艺超群。古时欧洲钟情中国器物，尤以丝织品、瓷器、玉

器和漆器为甚。现在常说“西风东渐”，其实曾在相当长一段历

史时期（具体说是

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书中说，由于中国器物引进英国，所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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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

时的英国人极力模仿中国技艺，“弄得样样东西都是中国式的”。

中国纺织技术不仅名闻遐迩，远播四方，而且纺织品还是中国封

建社会国家的一项主要经济收入。如在唐代，由政府汇集起来的

大量丝织品，不但维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开支，还用于同四周

边远地区交换特产与所需物品，比如在西域史上有明载的绢马交

易。唐代诗人李商隐在一首诗中说：“万国困杼轴，内库无金

钱。”意思是说，由于战乱，各地纺机停止转动，因此国库空

虚。这使我们从反面看到纺织业在当时国家经济中的地位。

然而，把纺织仅仅看作是“技术”和“经济”，是不能涵盖

纺织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纺织不但给人们提供遮羞蔽

体的衣着，而且从它诞生那天起，就逐步渗透到人类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施惠于人的并非一个“衣”字了得。

首先说纺织与文字。先民植桑绩麻，直接促进了“

“衣”旁、“巾”旁等古文字的诞生，汉语中大量文字和词汇都是

古代纺织实践的投影。如果没有纺织，我们祖国的文字语言，将

是残缺不全的。

古代鼎铭中有用“匹马束丝”换五个奴隶的记载；白居易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更是家喻户晓。这说明

纺织品曾充当过货币的角色，给人们交往提供了极大方便。

陆游诗云：“忆昔东都有事宜，夜传帛诏起西师。”“帛诏”是

写在丝织品上的诏书。这句诗透露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丝织品曾

是写字绘画的载体，而且由于它的特性，使我国书画逐步形成潇

洒飘逸的风格



古代染色图图

我们再看殷商、西周、春秋时期的染色。那时即有石染和草

染，有套染和媒染，但是，不论用什么染料，采用哪种染法，都

必须上衣染成正色，下裳染成间色。所谓正色，就是青、赤、

白、黑、黄，据说这五色代表东、南、西、北、中，所以叫五方

正色；而青黄之间是绿，赤白之间是红，青白之间是碧，赤黑之

间是紫，黄黑之间是流黄，这五色叫五方间色。把上衣染成正

色，下裳染成间色，是为了用色彩区别贵贱，而上衣下裳和天尊

地卑、男尊女卑相对应。如果说石染、草染和套染、媒染是纺织

技术范畴里的话题，那么“衣正裳间不移色”，反映的却是当时

人们的主体意识，即那个时期人们的等级观念。

可以这样说：自古以来，纺织不但满足着人们的衣着之需，

同时也不断地编织着人们的理想和追求。它是美的使者，它把人

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镶嵌在五光十色的服饰花纹和色彩之

中。这些花纹和色彩，既是一种技术，至今令人叹为观止，而更

重要的它是一定时期人们

观念的物化形态。破译蕴

含在这些花纹和色彩之中

的文化密码，是我们了解

先民知识、思想与信仰世

界的一把钥匙。

中国纺织生产具有浓

郁的民俗色彩，包括纺织

岁时习俗、社会习俗和礼



种之

仪习俗。这些习俗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劳动人民时时处处都被

这些文化氛围所浸染和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这些风尚习

俗所蕴涵的价值观念。民间的风尚习俗也影响到皇宫，于是有所

谓“皇帝躬耕，帝后亲蚕”的礼仪，以示奖励农桑。

首，其中直接

最后说纺织与文学。文学源于生活。先民们的纺织实践，是

历代文学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例如，从有了纺织劳

动那天起，便诞生了纺织诗歌。一部《诗经》

多首。可以说，如果没有古老的或间接反映纺织生产的就有

纺织，也就没有《诗经》这颗世界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后人

也便无缘从“桑间濮上”的情歌中得到美的享受。

总而言之，“科技”和“经济”固然是纺织的两大属性，然而

却不能涵盖纺织的全部内涵，只有“纺织文化”这个概念能使我

们以更开阔的视野认识纺织。

二、文化并不神秘

纺织文化研究，之所以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除了习惯性

地（或曰直观性地）把纺织仅仅理解成“技术”和“经济”之

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文化”概念的不确定性。这几

年，“文化”被炒得似乎无所不包，各家之说的定义，就有

多。这使人感到“文化”这玩艺儿，“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令

人扑朔迷离。

《指武》云：

其实“文化”并不神秘。在古代汉语中，“文化”泛指文治和

教化，常与“武力”对举。汉代刘向《说苑》卷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



它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化了的物质，其材料的选

化不改，然后加诛。”从这段话，我们知道，“文化”的意思就是

“以文化之”。它与我们平时常说的“文化”内涵是不相同的。

平时常说的“文化”指的是文化科学知识，扩大一些讲，指的是

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组织机构。而古代汉语

中的“文化”，相当于现在常说的广义文化，指的是人类在劳动

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视“文化”与“文明”为同义词。

我们所探讨的中国纺织文化，显然是广义的文化，它包括中

国人民在纺织劳动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又可以细分为物质层面上的纺织文化、制度层面上的纺织文化和

观念层面上的纺织文化，简称物态、礼态和心态文化。这三个层

面上的纺织文化内涵异常丰富，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作条分缕析。

我们知道，任何文化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在

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人通过劳动，使自己与外部世界相融相

化，努力使自然界为自己服务，并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

们也不断地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并把自己的意识、情趣、观

念通过造型或敷彩等手段物化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上，换言之，劳

动产品成为人的意识、情趣和观念的载体。这就是物质形态（或

称器物形态）的文化产生的奥秘所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对

客观世界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从而镶嵌在劳动产品上的人的主体

精神的内涵亦在不断丰富和升华。这里所说的劳动产品或器物，

是指与人的衣食住行相关的有质、有型、有彩、有特定用途的劳

动产品或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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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工艺的革新、性能的完善、效用的增强、形彩的美化等等，

无一不是人在劳动实践中对客观世界接触之丰富、认识之加深、

审美之进步的结果。

在一种文化系统中，与形而下的器物形态相比，更核心的内

容是形而上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人的主体意识，就是人的

心灵，它也是人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从事劳动实践，不断改造思

维能力和思维方式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由低到高，形而上的人文

精神的演变过程大致是：从原始崇拜、宗教信仰到对天体自然人

生一定深度的理解；从单向的、表象的、具体的、直感的思维方

式进步到多向（包括逆向和扩散）的、深层的、抽象的、逻辑的思

维方式；从现实的、局部的思考法则进步到历史的、系统的思考

法则；从对人生的自为的努力进步到对理想人生的自觉自由的追

求。这个演变过程即人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增强心智能力的过程。

在一种文化系统中，人们的风尚习俗、伦理道德观念，其实

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产物。人类历史上出现过采集、狩猎、游

牧、农业、牧业、手工业、工业等不同的生产方式。人们为了适

应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于是逐步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

伦理道德观念。换一种通俗的说法：人们用什么样的劳动方式获

得物质生活资料，就会情愿或不情愿地选择一种相应的生活样式

以及相应的意识观念。举例说，“孝”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占重要

地位，这是长期农业社会中物质相对贫乏，老人需要子女抚养的

产物。在西方发达的农业国家中，也存在中国的孝道，但是工业

革命以后，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孝”的观念



据《史记

和方式也随之改变：多子女的大家庭为少子女或无子女的家庭所

代替，父母晚年的赡养则主要依靠社会保险，家庭的作用逐渐为

社会功能所取代。可以预言，当中国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那种传

统的孝道形式和内容将不复存在，因为新的生产方式必然催生新

的孝道。新的生产方式是新的社会文化的强大的物质基础。

为了揭开文化产生的奥秘，有必要插叙一段历史故事，因为

事实最能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还批评匈奴人

匈奴列传》记载：汉代匈奴仍处在游牧状态，而

中原汉朝早已进入农业文明，因此匈奴有一整套与汉朝大相径庭

的风尚习俗。一次汉朝使臣出使匈奴，指责匈奴“贱老”，说你

们为什么让“壮者食肥美”，而让“老者食其余

在父亲死后娶自己的后母为妻，兄长死后娶自己的嫂子为妻，没

有中原汉朝那种冠带服饰和宫廷礼节。匈奴代表中行说，他是汉

朝人而后归降匈奴的，所以对双方的礼仪风俗都有比较全面的了

解。中行说批驳汉朝使者：匈奴与汉朝不同，过的是游牧生活，

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而且靠骑马射箭保卫自己。而年

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所以就将好东西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

了自己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怎么能说是“贱老”呢？至于父死

娶后母、兄死娶嫂，那是因为匈奴人少，为防止种族灭绝，尽量

繁衍自己的后代。汉朝虽说礼法严细，父兄死了不能娶他们的妻

子，但亲族间相互残杀的事也不少。匈奴人食畜肉，饮其汁，衣

其皮，而牲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所以对他们的约束应当简便

易行，不能有汉朝那样繁琐的礼法制度。



从发生在两千年前的这场争论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

示：一种文化的产生，是它适应了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的结果。

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样式，认同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流行什么

样的风尚习俗，都可以由当时的物质生产方式作出解释。

一定的文化，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同样的道

理，我国纺织生产的不断发展，也必然产生与其相适应的纺织文

化。

我国纺织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相一致，从新石

器时代起，便有了原始手工纺织，而且从采集原料为主的阶段，

逐步过渡到以培育原料为主的阶段；然后从夏代到战国时期，为

手工机器纺织形成时期，其间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者也

逐步职业化；从秦汉到清末，为手工机器纺织发展时期，其间纺

织工艺和手工机器普遍完善，是动力纺织机器的萌芽阶段；从

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纺织业逐步迈入动力机器大生产时

期。上述前三个时期，为古代纺织生产发展时期。在这漫长的历

史过程中，随着纺织生产力不断提高，纺织生产渗透到人的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纺织生产劳动中，既创造了

大量的劳动产品，供遮羞蔽体，同时形成了一系列岁时习俗和礼

仪习俗，孕育了一系列观念和意识。这些习俗、观念和意识在纺

织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相应的内容和形式，是古代中国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古代纺织生产和农业生产几乎同时开

始，而且耕织结合，相伴发展，所以纺织文化也是古代农业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植根于中国村野沃土之上的一朵奇葩。



三、村野沃土上的一朵奇葩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过漫长历史积淀，才形成

自己的整体风貌。然而，人们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常常把不

宜分割的中国文化分割成名目繁多的分支文化和层面文化。不必

讳言，纺织文化也是这样分割的产物。我们既然提出“中国纺织

文化”这个概念，就不能不说明它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和所扮演的角色。

古代纺织生产简称“桑麻”，这是因为上古无棉花，人们的

衣着原料主要来自葛、麻纤维和桑蚕所吐的丝，所以植桑、种麻

以及养蚕、缫丝和织纺麻布，几乎是纺织生产的全部内涵。“桑

麻”有时也指纺织品。如元代马祖常《河湟书事》一诗说：“波

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

桑麻。”大意是说，伊朗商人穿过大沙漠，用骆驼运来青玉，来

交换中国的纺织品。说“桑麻”是纺织品，并未远离“桑麻”的

本意。

“桑麻”即纺织，今人也有沿袭这个称谓的，说明古老的桑

麻业在炎黄子孙中留下了多么深厚的心理积淀。香港著名实业家

查济民先生在中国的一些纺织院校中设立“桑麻”奖学金，可谓

用心良苦。

但是，在古代纺织诗歌以及典藉中，“桑麻”却有更宽泛的涵

义。例如孟浩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就是说他到乡村

作客，和老农一起，边喝酒，边指着门前打谷场，谈论着今年的

农业收成。在这里，“桑麻”用于泛指农事，说明自古以来，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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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官书》中记述

同农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古时候编写的农业科学著作，有的叫

《农桑辑要》，有的叫《农桑撮要》，乃至有的农学家将“麻”

也列入“五谷”之中，有的说禾、麻、粟、麦、豆叫“五谷”，

有的说麻、黍、稷、麦、豆叫“五谷”。《史记

了什么气候下种什么庄稼。所谓庄稼，即麦、稷、黍、菽、麻。

词汇和概念往往反映在它初次出现之前业已普遍存在的社会现

实。而“农”、“桑”并提和以“桑麻”代指农事以及“五谷”之

中有麻，这都充分说明古时候“桑麻”生产是包含在农业生产活

动之中的。

七月》最具代表

说罢概念，再看事实。《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

记述了我国西周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以《豳风

性。在这首诗歌中，叙述了先民们每个月令的农事活动内容，包

括正月修犁锄，二月下田间，三月整桑枝，结伴采嫩桑，八月收

割和纺麻，把麻布染色作衣裳，九月修谷场，十月粮入仓，十一

二月打猎忙。在这幅农事风景图画中，桑麻融于农事之中，或者

说桑麻即农事。《诗经》记述的事实离我们久远，不妨再举离我们

六百多年之前，有人制作的“授时图”。“授时图”是一张圆形图

表，对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农事活动作了详细记录。例如正月立

春、雨水时，要撒施底肥，耕地翻土，嫁接果树；二月惊蛰、春

分时，要播种谷物，栽种桑树，修整蚕室，等等。这张“授时

图”也视植桑、养蚕为农事活动的重要内容。

我们知道，神话和传说常常是历史的影子。据传说，在我国

所谓上古之世，先人处于渔牧时代，以鸟兽鱼类的血肉为食，神



农首先开始品尝谷类植物，开辟了辟土植谷和人类由食肉转为食

谷的先河。《淮南子，齐俗训》记载说这位神农身“自耕”，而

且其妻“亲织”。这个记载反映的是以谷为本的农业生产和用原

始织具加工天然纤维的手工纺织业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而且通过

男耕女织的原始分工，开始融桑麻于农事之中。

总而言之，古代纺织植根于大地，成长在村野，这是不争的

事实；而创造纺织文化的主体正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村夫

和织妇。

在异彩纷呈的文化分类热潮中，有人将中国文化分成五大层

面，即宫廷文化、市井文化、村野文化、草莽文化和戎马文化。

其中宫廷、市井与村野这三大层面的中国文化，都与纺织文化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村野文化其实就是乡村文化。传说黄帝始建村落，先民

结束了迁徙无常的生活，于是在村野沃土之上辛勤耕作，蕃衍生

息，从而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艺、匠心独具的农具、深谙自然节

律的农谚等一系列农业技术，这就是村野文化的物态文化；劳动

人民在世代耕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村野习俗，包括

名目繁多的祭祀活动、婚丧礼仪，这就是村野文化的礼态文化；

劳动人民在长期劳动中，逐步形成与农业生产相关联的一系列观

念和意识，这就是村野文化的心态文化。村野文化的主旋律是解

决吃饭穿衣问题的农事活动，尽管各地礼仪习俗、村舍建筑、服

饰样式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但朴实清新、恬淡自然和清

心润肺的泥土气息却是不同地域村野文化所特有的文化氛围。对



这种氛围，古诗里有许多咏唱的名篇，我们只举一例，宋代诗人

翁卷《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

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在淅淅沥沥的细雨里，刚忙完修

整桑枝和养蚕活计的农夫们披着蓑衣，赶着牛儿，缓缓地走在田

埂小路上，原野里回响着子规的啼叫。如前所述，古代纺织从其

肇端之日，就融入农事活动之中，所以中国纺织文化是村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村野沃土上盛开不衰的一朵奇葩。

宫廷文化，顾名思义就是皇室宫廷范围内的文化。那灿烂

辉煌的皇宫建筑、巍峨壮观的帝陵、金龙腾飞的黄袍、千乘万骑

的巡狩队列、宫廷中恢宏壮严的音乐，都无不体现着至高无上的

尊严与神圣。皇权独尊观念是宫廷文化的灵魂，它通过各种繁琐

的礼仪象征以及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和推行，成为整个社会精神文

化的宗仰。

宫廷文化与村野文化相比较，既有雅俗之分，又有高低之

别。宫廷文化居于社会最高层，村野文化乃是社会的底层文化。

然而，正是这种底层文化是社会其他文化的母体。村野文化的诞

生，标志着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当村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

现了宫廷文化。宫廷文化虽然能够制约和主导其他社会文化，但

它的生命力还在于不断地从村野文化中撷取丰富的营养。例如民

间杰出艺术家的作品，被皇室收藏，成为皇帝富有天下的象征。

再例如宫廷派人到民间采风，将异域和民间歌舞改造成宫廷乐

舞。

应当说，村野文化与宫廷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是双向的。村野



产生和发

文化以农事活动为主旋律，宫廷中则以天子藉田和后妃亲蚕的仪

式强调农桑的重要性。《礼记》记载：“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

日，祈谷于上帝，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

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庶人终亩。”这段记

然天子“三推”

载是说：帝王常在春天率公卿百官，到帝田上举行藉田仪式。虽

一扶耒耜三次，近乎做做样子，但显示了王者

的尚农。另据记载，周初已实行周王后带领妃子们参加“亲蚕”

和“亲缫”的礼仪，显示宫廷中对纺织的重视。天子躬耕和后妃

亲蚕说明村野和宫廷息息相通，这也表现在民间服饰和宫廷服饰

的相互影响上。例如民间印染织绣素来为宫廷所喜欢，它的浓郁

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鲜明色彩，都影响到宫廷的审美观；再如民

间蜡染工艺，曾在唐代宫廷中风行一时。反过来说，宫廷服饰，

包括其用料、式样、做工，也常为民间所羡慕和仿效。唐代王涯

《宫词》里说：“一丛高鬓绿云光，宫样轻轻淡淡黄。为看九天

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这首诗反映的是唐代妇女仿效宫装

的情况。宫廷的服饰常由如意馆画师设计出图案，再交苏州、杭

州、扬州等地的民间绣工进行生产，这就是白居易在《缭绫》一

诗中所说的“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这种宫廷设

计、民间织作，沟通了禁中与宫墙之外的文化交流。

市井文化，简言之就是一种都市文化，是由城镇居民所

创造的并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俗、宗教信仰、伦理观

念、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特征的文化。村野文化与市井文化处

于同一层次，正如各自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它们分别



展在不同的地域空间。村野文化为市井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物质

基础，而且村野之民不断流向城镇，转变为市民，从而将村野习

俗、礼仪和观念渗透到市井文化之中，促进了村野与市井之间的

文化交流。古代纺织生产的发展，使纺织品流入市井交易，出现

了《诗经》中所说的“抱布贸丝”的商人，而且纺织品贸易直接

促进了市井文化的繁荣，“抱布贸丝”成为市井文学创作的生活源

泉之一。同样，市井文化也促进了纺织文化的发展。中国丝绸及

其制品最初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后来延伸到宫廷和市井，成为城

镇中的重要行业。唐代的苏州、扬州和成都都有众多的丝织作

坊，村野上的生产习俗也逐渐浸染到市井之中。

总而言之，在我国这样一个以农桑为本的国度里，纺织文化

植根于村野，渗透到宫廷，延伸到市井，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纺织生产创造的物质财富，惠及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

之远的各个阶层的人们；纺织生产习俗、礼仪习俗和岁时习俗，

也在社会其他领域，例如宫廷礼仪中刻下了自己的印痕；人们在

纺织生产中形成的主体意识，包括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是中国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或深藏宫廷，或混

迹市井的每一个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积淀、血液流动着的情感、大

脑思维的方式以及活动行为的规范。

四、技术、器物、民俗、文学

中国纺织文化研究之所以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还在于历

史记载的相对贫乏。

研究古代纺织技术，可以以考古发现的纺织工具以及色彩斑



以向我们讲述古代纺织生产的概况。图

斓的纺织品为资料，还有一些残留在岩壁、墓壁上的壁画，也可

是甘肃酒泉丁家闸

五号墓壁画上的采桑图。从这张图，我们便可知道，当时采桑养

蚕已是妇女的主要劳动，否则，墓壁上便不会有这样的图画。研

究古代纺织技术更有古代农学著作中对纺织技术的详细记载，这

些记载好比我们今天了解古代纺织的“窗口”，凭栏远眺，一目

了然。农学著作中涉及纺织，这是因为直到工业化大生产之前，

我国农桑融为一体的缘故。其中北魏时的《齐民要术》，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农业科学著作，那里面记述了桑柘的种植和栽培以及

怎样选育蚕种，记述了几种主要植物染料的生产方法。北宋时的

《蚕书》，除记述一般养蚕方法，还详细介绍了怎样缫丝以及缫

车的结构。南宋《耕织图》，是最早以诗配画，农桑之务，曲尽

情状的一本图册。元代的《农桑辑要》、《农书》可以说是古代纺

织技术之集大成者。在《农桑辑要》中记有栽植木棉的方法，反

映的是宋代以来我国开始种植棉花的史实。由木工编撰的《梓人

遗制》，记录了古代提花机、立织机、平织机、罗织机以及整

经、浆纱等工具的形制和尺寸，可说是一部完整系统的织机设计

采桑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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